
2023年9月29日 星期五
副 刊

责任编辑：徐罕

中秋之月

再次清晰可见
圆圆的 悬挂在你我的头顶
充满着无边的朦胧

我喜欢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仰望
是的
是仰望而不是欣赏
不是举杯对饮

月亮从不举杯
月亮只静静地观看
向下，不断的向下
圆了缺，缺了圆

谁总是在这个时候发问
没有回音
没有结论
这个世界
只有风
没有影子的风
不做任何思考地
将树木和开始泛黄的小草摇动
将这个中秋之夜
不动声色的带向远方

中秋月抑或其他

圆圆的月亮。
我看着她渐渐残缺
渐渐挣扎着
走向她的反面

不可思议。秋月
总是让我站在大地之上
不停地仰脸张望 ——
夜色带来寒气
带来吞没一切的结论

远处有灯火闪耀
什么也看不清楚的灯火
里面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
但我无法接近
万物因此保持
似是而非的姿态
守候随时吹拂过来的秋风

谁又在梦中发笑？
我早已不再做梦
月亮也是如此
月亮是因残缺而理性
或是因理性而残缺?

月亮就站在你我的头顶
月亮别无选择地西沉

月 光

1
圆圆的月亮
但她无法明亮
无法将这秋日的田野洞穿

这是一个错误！
错误往往就是真理
黑黑的草垛
静静地站立
那上面是否有不为人知的思想

我知道
那上面有温度
一触即可燃烧……

2
月光下，一切都不见了影子
似乎它们本身就是影子
包括这些随风吹动的树

乡村的灯光往往就在
这时候点亮
照不见月亮的灯光
同样也只能将孩子的哭泣
传送几十米
然后消失……

3
“月亮代表我的心”？
实际上月亮什么也不代表
她孤寂地守候
什么也没说过

不可思议的月亮
（组诗）●彭霖

夏日正午的秘史

夏天是太阳回到故乡的季节，夏
天是土地最忙最累的季节。多年后的
今天，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印象中
我们那一带的村庄，夏天却好像并非
忙得一塌糊涂。除了晚上可略而不计
外，还有一个时辰，村庄和田野是由
动态暂时转换为静态的，似乎有一巡
逻的老者正敲着一面铜锣，喊着“平
安无事罗”，于是大家身心都松驰了下
来。这个时辰古时候叫午时。

夏日正午，无论农事再忙，也是
一段绝少更改的最宝贵的小憩时间。
堂间、门道、屋前的树荫下，临时支
放着竹床或门板，上面四脚趴叉地躺
着刚才还在地里汗流浃背拼命干活的
人。村庄里的大男子主义在此得到了
充分张扬，女人与男人一同从田里干
活回来，但一走进家门，卸下农具，
二话不说就躺下的，几乎一律都是男
人，丢下女人兀自演奏一段锅碗瓢盆
和猪哼鸡鸣交响曲。其实女人们也只
不过是歇憩得迟一点儿罢了，她们烧
好饭，喊醒男人，招呼孩子，一家人
吃毕，将碗筷胡乱收拾一下，自己也
就找一处地方躺下了。而男人则是胡
子一抹，仍回原处抓紧时间躺下，头
刚落地就又打起了呼。

于是村庄的正午开始进入一个不
啻于夜晚的静谧状态。土墙脚下蟋蟀
的弹奏和偶尔发出的鸡鸣声反衬出村
庄的静。一群幽灵登场了，他们是一
些十来岁的孩子。他们伴着隐身的白
无常、黑无常，在树林里、田沟里、
菜园里甚至坟地边胡乱游荡和折腾。
他们合群的就集体活动，不合群的就
特立独行，各有其隐秘的所在，也各
有其乐。东歪西斜的灌木、笔直向上
的乔木，以及各种各样的茅蒿、野草
是他们的朋友，蟋蟀、金龟子、家灵
子是他们的兄弟。他们在游荡、游戏
和折腾中重复着发现的快乐。他们不
厌其烦，永远充满着好奇的新鲜感，
永远执着于贫穷而有白云飘荡植物葳
蕤的这块天地。这就是乡间孩子，一
群用赤脚去不断体味“活着”的诗意
的不自觉者，一群用光膀子去亲吻太
阳的小幽灵。乡间孩子由此打下了自
适的根基，难怪在波诡云谲的城市里
冲杀的强者中有不少人曾经是乡间的
孩子。

有一群这样的乡间孩子，他们生
活在地方偏僻、家境贫寒的长江同马
大堤下，然而，他们却能在夏日正午
独享一种高标独具，傲视群伦的游
戏。我是说，这个游戏是孤品，对于
别村的孩子来说，是完全生疏的玩
意，见到它，简直会感到莫名其妙。
这个游戏的名称有些奇怪，叫“刷

刮”，说起来也是简单不过，但奇迹往
往寓于简单中。“刷”是动词，“刮”
是名词，动宾词组，斩钉截铁。所谓

“刮”，不过是一块几寸见方半月形的
杨木或杉木块，竟被谁突发奇想地首
称为“刮”而一言定名。啊，它是木
匠做水车时从榫头之间锯下的边角
料，但由于其边拐分明、双面平光、
规格一致、布满了树木的年轮且散发
着新鲜木头的气息，便被孩子们慧眼
识珠地从木匠的斧子下抢救出来而提
格为宝贵的游戏之物！

游戏的参加者少则二三人多则十
余人不限。烈日下，一块空地上，每
人 手 持 一 只 “ 刮 ”（可 称 为 “ 母
刮”），口袋中装若干只“子刮”，每
一轮各出一只“子刮”摆到地上，整
体合拢摆成圆形；再在距二米外的地
上划一条短横线（类似跳远比赛的起
步线），在十米之外的地上另划一条作
为边界的长横线。这些准备好后，每
人便按事先排定的顺序，依次立于二
米短线边缘，用“母刮”瞄准地上的

“子刮”群猛力掷击，若是将某只“子
刮”击出十米长线外，该“子刮”即
归谁所有，直到群“子刮”全部击出
界为止。几盘下来，就总会有人将放
在荷包中的好几只“子刮”输光，有
人则赢得盆满钵溢。

有些意思吧？我至今仍认为，它
实在是一个非常有独创性的独一无二
的了不起的游戏。

有时，不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
现，大家哔哔啪啪极严肃地“刷”了
一阵后，不知何故吵了起来，甚至打
起架来，无非是有人犯规、赖皮吧，
但一会儿就又恢复了秩序，大家又满
头大汗认真严肃地“刷”起地上那些
饱经打击仍坚韧不拔的“刮”来，毕
竟规则起了作用。这就像船浆破水，
当船离开后水面马上又恢复原状一
样。看来规则在任何人群中的任何游
戏里都有无法言喻的效力，应该说这
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其中维系着。

有一个这样的乡间孩子，他是上
述群童中的一个，他也许是一个另
类。有一天他突然厌倦了“刷刮”这
种重复不止的赌博活动或曰竞技运
动，厌倦了在树上掏鸟在沟里斗蟋
蟀，厌倦了用竹杆系一只有口的塑料
皮做的套去套树上的蝉，厌倦了游到
小河对面的沙滩上偷菜瓜……于是他
站在平原的野地上眺望隔河又隔江的
远山。他觉得他应该到山上去看看，
看看为什么那个高耸入云之物就叫
山。他没有多想什么，义无反顾地朝
山的方向走去。正午的阳光炽烈地烤
炙着他光而黝黑的脊背，短裤衩上的
湿泥块很快就干得掉了下来。从正午
出发的这个孩子一直走到太阳落山也
没有到达山地，当他披星戴月地走回

村里时，村里正乱得像一锅开了的
粥，为他这个失踪的野孩子。人们惊
异于他的述说和迷途知返，认为他的
能按原路返回而没有走丢是一件了不
起的事。由于这样的夸奖，他的父亲
停止了暴跳如雷。

如今只有这个孩子还认为那是一
次失败的行走，他认为他至今仍在这
块土地上没有出息地盘桓，在那一次
就定了调。现在他想，如果说他真有
什么值得称道的事，那就是发现了蝉
的一个秘密：蝉蛹是自己把自己养在
大树旁边泥土的浅层里的，它通过一
个针眼大的气孔呼吸并与外界相接。
如果用一根细竹茎一挑，那块泥土就
破了，灰色的肉巴巴的蝉蛹就暴露在
光天化日之下。而黑色的有翼的在正
午趴在树枝上叫个不停的那些雄性的
家伙和一声不发的它们的异性，都是
从有气孔的土里跑出来的。当然从地
下到树上这中间，它们还要“金蝉脱
壳”一次，遗下完整的壳牢牢粘住树
枝，大风无法将其吹落。这就是蝉也
就是乡间孩子称为“家灵子”的一个
秘密。算不得秘密？不，它就是一个
秘密，是夏日正午大人们小憩时孩子
们发现的一个了不起的秘密！而且这
一秘密随着现时村庄小憩状态和孩子
们逸趣的式微而显得弥足珍贵。

我所说的这个孩子是我也是你！
我们都来自村庄，我们都曾是乡间的
野孩子，我们身上总有那么一股泥腥
气，我们共有的秘密仍保留在夏日正
午村庄的大片草皮下。

有位哲人曾说，在传统的村庄
里，孩子们都有一段羞于但又迫切希
望于向外人道及的秘史。诚哉斯言，
于今笃信矣。

村庄之声

十二月，皖西南长江北岸的冲积
平原上，总有几天，乍冷还暖，即使
是在早晨，也悠荡着秋末时的气息。
天上好像只有一层淡淡而透明的白色
云气，像是蒙着薄纱，也不知道鸟儿
喜不喜欢这样的背景，而人却是一见
了便觉得心空没了一丝儿纤尘。

西南方的天际现出的则是皎洁的
并非云霞的光，而东天，早晨九点的
太阳正升到四五丈高的地方，十分眩
目，人不能直望，手搭凉蓬望去，也
被刺得眼花缭乱。阳光碰到树梢上，
那所剩无几的褐黄的叶子闪着与阳光
抗衡的光，傲然地承受着阳光的戏弄
同时也戏弄着阳光。

风很轻，好似无，因而炊烟几乎
垂成直线缓慢上升，升到很高时才懒
懒散去，一部分散到树梢间，树梢纹
丝不动， 一副风景这边独好的矜持
模样。

早晨的后半晌在江堤上看到的就
是这些。随后，高高的大堤上零星地
走过来又走过去一些男男女女，大家
都很忙，我在其中就显得很闲。不过
远远看到堤脚有几只羊、几只猪还有
几只鸡在散步，当然它们散步的姿态
与我大不相同，即使它们之间因物种
的类别，风格相异，但有一点却是一
致的，即共同显示着寻寻觅觅翻翻捡
捡的流利动作。

我开始听到有一种密集而散淡的
声音从堤下的村庄里传来了。这种从
村庄内部发出的声音给我的第一感
觉，好像它是矫揉造作抑或有意安排
的。但我很快发现，那是一种人群
中、动物中自然形成的声音，有意与
无意相交的产物，只有村庄那种地方
才能发出来的古朴的尘俗之声。

其间有麻雀的唧唧喳喳，母猪的
哼哼呀呀，雄鸡的喔喔和母鸡的咯
咯。有孩子之间的打闹和哭叫，男人
或女人哄训孩子的喝叫和温存，甚至
有谈情说爱的悄悄语，有吵架的怒
骂，当然还有聚在屋檐下晒太阳的老
人的闲扯。总之，喧哗、哭泣、唱
歌、咳嗽、喘息、叹息以及塘沿女人
洗衣服的捶拍，或轻或重，荡漾开
来，与猪羊牛马鸡狗及鸟雀发出的声
音碰撞、缠结在一起，形成了合奏。
应该说这样的杂合、浑沌之声会使我
烦躁生厌的，但由于空间的过滤，它
们挣脱了相互间的纠缠，各各脱颖而
出，出污泥而不染，分道扬镳，沿着
不同的轨道，向我所在的高处汇来，
因而在我听来，它们便是那样的井然
有序，毫不嘈杂，像是浑然天成的交

响曲在天地之间流淌。
它，这民间的最世俗之声，每日

最终将归于何处？是随着大河的波浪
一去不复返还是通过雨雪返回到村庄
泥土的深处？

就在我感念音乐的时候，就真有
这种刻意而为的声音似从万马群中只
身逸出，迤逦而来。它先是隐隐约
约、飘飘忽忽、摇摇曳曳，很快就一
清二楚地像一棵树似的栽到我面前
来；这棵树一枝独秀，技压群芳——
这是谁家的录音机或 VCD 打开
了，放出了好听的古曲 《春江花月
夜》呢？

眼下是冬季，应是木落山空、草
枯地阔的景象，但在这南方之北、北
方之南的皖江边，菊仍金黄，草尚披
伏，田园上也因遍布着越冬作物油菜
而显得生机勃勃，因而跟此曲的背景
是相宜的，何况晴朗的夜空肯定还有
一轮明亮的江月将要升起呢。一种时
光倒流和千年汇于一日、天人合于一
统的感受令伫立于高高江堤上的我如
痴如醉。

十点钟，我的感觉就有些迟钝
了。东天，太阳默默忙乎了好一阵，
已经攀得老高，大地上热量又提高了
一层，使冬天更不像冬天，甚至有一
忽儿竟显得颇似三春。这时农人都下
地去了，村子里便颇有些静谧。只有
少许的鸡鸣狗叫和鸟啼单调而又热闹
地喧哗着，当然一些学龄前的孩子的
闹声也仍在零星地坚持着，将坚持到
晚上，并试图坚持到第二天早晨，与
再次大作的村庄之声相衔接。

陈少林散文两篇

去年初秋，一个双休日的上午，我
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县城郊外。小车往
西经过一处高速公路桥洞出城，接着行
使在三四米宽的乡间水泥路上，十多分
钟后到达邀请我们去作客的朋友家。

两间三层的楼房，系近年来新
建，房屋前面有小院子，院子里摆放
了一些盆景，院墙边种些蔬菜，牵藤
爬蔓的丝瓜架上，几个丝瓜安静地悬
吊着。这里只有朋友一家，几百米之
外可以看见掩映于绿树之中的村落。

午饭后，有人提出打掼蛋，我对
打掼蛋本来就没什么兴趣，又看到不
缺人，便独自一个人离开了。我想，
到县城也就几公里路程，步行用不了
多长时间，边走边散散心，锻炼锻炼
身体也好。

从朋友家出门就是水泥路，我朝
着县城的方向往前走。走了一小会，
接到一个电话，是外地同学打来的，
没啥具体事，就是闲聊，结果话越聊
越多。我也乐得多聊一会，反正闲着
也是闲着。

我边走边和同学在电话里闲聊。
脚下是水泥路。一条条弯弯曲

曲、时宽时窄的水泥路，连接起一个
个或大或小的村落。这里是典型的丘
陵地貌，地势高低起伏，时起时伏，
一会是山坡，一会是田地，树木、杂
草、庄稼东一片，西一丛，没有任何
规则地分布，人的视线因而受到很大
局限。好在离县城不远，没什么大不
了的，我凭着感觉转换路径，不停地
往前走。

记不清聊了多长时间，我挂了电
话，这才意识到不知到了哪里，接下
来该往哪里走，有点迷茫。该找人问

问路了。
此时，前面不远处有一片山

林，树木看起来特别茂密，鸟的鸣叫
声覆盖整个山林。想到反正也不急着
回去，就索性过去看看。

没有现成的路，甚至没有发现被
人践踏后留下的蛛丝马迹。只得小心
翼翼，试探着往前走，尽可能地避开
杂草、荆棘多的地方。尽管如此，还
是有些提心吊胆，既怕被尖物划伤，
又怕被蛇虫叮咬。

好不容易来到山林之中，但见浓
阴蔽日，光怪陆离，空气潮湿阴冷，
弥漫着泥土和植物混杂在一起的气

息，新鲜而生动。各种树木、藤蔓交
错、拥挤。丘陵地区常见的矮小马尾
松，在这里变得粗壮、挺直，互相较
着劲，踮着脚尖往上窜，枝梢以下几
乎没有横斜的枝条，心无旁骛。一些
在其他地方看起来斯斯文文、柔弱的
树种也显得勇敢、强劲。

山林与田地接壤的地方有一片茂
密的竹林。这里的竹子，不是周边丘
陵地区常见的可用作钓鱼杆的野竹，
而是和山区有得一比的粗大的毛竹。
不知是大自然的随意挥洒出的杰作还
是人们有意而为。山林靠近村庄的这
边，有一口显然是闲置已久的池塘，

一汪浅水盛满了寂寞。池塘周边杂草
蔓延，水面上贴着几片枯败的荷叶，
几支荷杆颓然斜立。

我在山林中盘桓良久，所见到的
一切都让我感到很新奇。

想不到，在离我们很近的县城郊
外，在人迹已无所不至的县城郊外，
还有这样一个超出我想像的所在。

出山林，因为未遇到过路的人，
只得绕到一个小村庄问路。经人指
点，我才得以回到县城。

据请我们吃饭的朋友说，从他家
步行到县城，要是不走多余的路，半
个小时就够了。而我除去在山林逗留
的时间，用在路上的时间肯定多出了
好几倍。

出于好奇，我曾三次骑车去寻找那
片山林，但都没有找到，只得作罢。

我把这事说给身边的人听，有人
付之一笑，有人将信将疑。

对于我三次寻找那片山林未果，
有人嗤之以鼻：你在做梦吧。

我没法解释。就当是做了一个梦。

郊外迷路记
●李朝阳

认识吴志贵已有三十多年了。
1998 年，他任原望江县计生委主任，
我在乡镇工作。看到我经常有豆腐块
在报刊上发表，决定抽调我到原计生
委从事宣传工作，从而决定了我他的
缘分。后来，得益于他的精心策划和
指导，我许多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才
得以发表，使我受益匪浅，令我发自
内心的钦佩。

吴志贵爱上摄影和诗词创作，应
该是 2004 年以后的事，并且成绩斐
然。这些年来，他发表的摄影和诗词
作品，我几乎都在第一时间欣赏和拜
读。所以，我说他是一位行走在摄影
与诗词之间的艺术家，以其高雅而独
特的作品风格而闻名。他的摄影作品
与诗词相结合，展现了他对自然与人
文的深刻理解和独特的触觉。他是一
个喜欢旅行的人，他用独特的视角，
寻找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和被疏忽的美
景。在他的镜头下，大自然的壮丽与
细微之美都能得到完美的呈现。他善
于捕捉瞬间的美好，用镜头记录下大

自然的变化和生命的流转。他的作品
中常常能看到大自然中的奇迹和生命
的脉动，这些都是他对自然的敏锐观
察和深入思考的结果。他的摄影作品
《日出茗山》，把清晨香茗山日出的美
景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由于选择视角
独特，画面完美，荣获2016年中国摄
影报一等奖。

吴志贵是一名行政官员，曾任县
直多个部门的“一把手”， 同时，他
又是一名摄影发烧友。他见证了望东
长江大桥规划建设的全过程。整整七
年，牺牲了无数个休息日，用镜头记
录了大桥从无到有的成长历程，用
1000幅摄影作品记录了大桥的点滴变

化，这是何等的毅力和坚持。近年
来，吴志贵摄影作品多次荣获国家、
省级摄影比赛一等奖。由于摄影成绩
突出，先后加入了安徽省摄影家协会
和中国摄影家协会。

除了摄影，吴志贵还是一位有着
独特诗才的作家。作为中华诗词学会
会员，他的诗词作品充满了哲理和思
考，他通过诗词表达了对生命和人性
的思考和追求。他的诗词常常能引起
人们对生活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思索，
这种思索使人们对自己和世界有了更
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发表在2019年
第2期《中华辞赋》上的《雷池文化
赋》，“远古雷池，文明璀璨。横五万

米之长，溯六千年之远。先秦遗址星
罗，石器部群散现。闻夫孤乡至多，
举国为罕。年代远而数汪洋，文物丰
则称黄堰。陶鼎罐网壶，石斧锛凿
铲。美媲之薛家岗, 时超其凌滩版。
欣乃先民智慧繁衍，雷池文脉承展
焉。”洋洋洒洒、引经据典，足见他的
诗词功力。他的《行香子·脱贫礼赞》
作品荣获《阅读时代》“百年荣光”诗
词大赛一等奖。“春暖乡游，喜鹊频
讴。大雷岸、如画田畴。难寻陋状，
遍拔新楼。看倪家墩，廖家嘴，宋家
洲。东风化雨，扶贫焕貌。厂分红、
坐享薪酬。妇孺皆告，衣食非忧。更
居无危，学无辍，病无愁。”

2021年是他摄影和诗词创造颇丰
的一年。诗词作品 《七律 虎年怀
吟》 入选 《中国共产党百年百事赋》
一书；作品《八声甘州·中国高铁颂》
荣获“美景杯”中华诗词大赛一等
奖；他的诗词作品分别被2021年《中
国诗词》第1期、第2期、第3期、第5
期、第6期、第8期、第11期及第12期
刊用，在安徽乃至全国诗词作家中都
十分罕见。近年来，吴志贵有近百篇
诗词先后被《中华诗词》《中国诗词》
《中华辞赋》刊用，可喜可贺。

吴志贵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近
年来，他学习摄制短视频，影响日渐
增大。短视频作品《同马大堤的前世

今生》《不寻常华阳大轮码头》 构思
新颖，赢得无数粉丝点赞，阅读量达
数十万之众。吴志贵的作品非常有
灵性，常常能看到摄影与诗词的结
合，他将自己对自然的观察和思考
用诗词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表达
方式让人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他的
作品所蕴含的意义和情感。通过摄
影与诗词的结合，他给人们带来了
一种全新的艺术体验，让人们在欣
赏作品的同时也能思考和感受到更
深层次的内涵。

吴志贵的作品不仅仅是艺术的表
达，更是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
求的体现。他通过摄影和诗词将自己
对生命和自然的理解和感悟传递给观
众，让人们通过他的作品看到自然的
奇迹和生命的美好。他的作品是一种
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是一种
对高雅艺术的追求和对自然的敬畏。
让人们感受到一种超越物质世界的美
的力量，在喧嚣的现实中找到内心的
宁静和满足。

行走在摄影与诗词间的高雅者
●王双发

米兰·昆德拉（1929年-2023年）捷克斯洛伐克籍著名作家


